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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鈴
響
起
時
，
裴
迪
洛
少
校
還
在
為
他
弟
媳
婦
打
來
的
電
話
感
到
難
過
，
所
以
想
都
沒
想
就
開
了
門
，
結

果
是
村
裡
小
店
的
阿
里
太
太
站
在
門
前
小
徑
濕
透
的
地
磚
上
。
她
幾
乎
沒
有
露
出
吃
驚
的
神
色
，
只
是

微
微
揚
眉
，
就
已
經
讓
裴
少
校
尷
尬
到
雙
頰
緋
紅
，
不
知
所
措
地
撫
著
身
上
那
件
深
紅
色
的
家
居
長
袍
，
雙
手

像
鏟
子
似
地
鋤
著
外
套
上
繡
的
鐵
線
蓮
。

﹁
啊
。
﹂
他
說
。

﹁
少
校
？
﹂

﹁
阿
里
太
太
？
﹂
一
陣
停
頓
，
像
宇
宙
一
般
慢
慢
延
伸
，
隨
著
老
化
漸
漸
遠
離—

他
剛
剛
才
在
報
紙
上
看

到
這
一
段
，
他
們
在
週
日
的
報
紙
上
稱
之
為
﹁
衰
老
﹂。

﹁
我
來
收
報
費
。
送
報
的
男
孩
子
生
病
了
。
﹂
阿
里
太
太
抬
頭
挺
胸
，
瘦
小
的
身
材
挺
到
最
高
，
說
話
的
嗓

音
輕
快
高
亢
，
跟
平
常
和
他
一
起
討
論
她
專
門
為
他
調
配
茶
葉
的
口
感
與
香
氣
時
那
種
低
沉
渾
圓
、
還
帶
有
一

點
異
國
腔
調
的
聲
音
迥
然
不
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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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哦
，
當
然
，
真
是
抱
歉
。
﹂
他
忘
了
把
這
個
星
期
的
報
費
裝
進
信
封
，
放
在
門
口
的
腳
踏
墊
底
下
。
他
開

始
在
鐵
線
蓮
底
下
某
處
的
褲
袋
裡
胡
亂
翻
找
，
除
非
他
撩
起
家
居
長
袍
的
下
擺
，
否
則
掏
不
到
口
袋
。﹁
真
是
對

不
起
，
﹂
他
一
再
地
說
。

﹁
哦
，
沒
關
係
，
﹂
她
說
著
，
身
體
向
後
退
，﹁
你
晚
一
點
再
拿
到
店
裡
來
好
了—

等
你
方
便
的
時
候
。
﹂

她
已
經
轉
身
準
備
要
離
開
，
他
才
急
著
想
到
需
要
解
釋
一
下
。

﹁
我
弟
弟
死
了
。
﹂
他
說
。
她
聞
言
轉
身
。﹁
我
弟
弟
死
了
，
﹂
他
又
說
一
次
，﹁
我
早
上
才
接
到
電
話
。
我

沒
有
時
間
。
﹂
在
他
小
屋
西
牆
外
的
那
株
巨
大
紫
杉
上
，
破
曉
的
鳥
鳴
還
在
啁
啾
歌
唱
，
天
空
也
依
然
一
片
粉

紅
，
這
時
候
電
話
就
響
了
。
一
早
起
來
做
每
週
一
次
大
掃
除
的
少
校
，
這
才
發
現
自
己
從
那
個
時
候
開
始
就
一

直
恍
恍
惚
惚
地
坐
著
沒
動
。
他
無
助
地
比
劃
著
自
己
不
倫
不
類
的
打
扮
，
一
手
撫
著
臉
，
突
然
間
膝
頭
一
軟
，

覺
得
大
腦
裡
的
血
全
都
流
光
，
肩
膀
不
由
自
主
地
靠
在
門
柱
上
。
阿
里
太
太
的
動
作
極
快
，
他
的
目
光
還
沒
來

得
及
跟
上
，
她
就
不
知
怎
地
來
到
他
的
身
旁
扶
著
他
。

﹁
我
想
我
最
好
扶
你
進
屋
裡
去
坐
著
，
﹂
她
輕
柔
的
聲
音
裡
有
關
切
之
情
，﹁
如
果
可
以
的
話
，
我
去
拿
杯

水
來
給
你
。
﹂
因
為
四
肢
已
經
沒
有
什
麼
感
覺
，
少
校
只
好
勉
為
其
難
地
同
意
。
阿
里
太
太
扶
著
他
走
過
狹
窄

門
廊
上
不
平
整
的
地
磚
，
來
到
四
面
都
是
書
牆
的
明
亮
起
居
室
，
將
他
安
置
在
進
門
處
，
塞
在
門
邊
的
一
張
高

背
沙
發
椅
上
。
那
是
他
最
不
喜
歡
的
一
張
椅
子
：
坐
墊
凹
凸
不
平
，
椅
背
又
有
一
塊
硬
木
頭
凸
出
來
，
剛
好
頂

在
他
的
後
腦
勺
；
可
是
這
會
兒
，
他
也
無
力
抗
議
。

﹁
我
在
滴
水
板
上
找
到
這
個
玻
璃
杯
，
﹂
阿
里
太
太
說
著
遞
給
他
一
只
厚
重
的
玻
璃
杯
，
是
他
晚
上
用
來
浸

泡
活
動
假
牙
的
杯
子
，
淡
淡
的
薄
荷
味
讓
他
有
點
反
胃
想
吐
。﹁
你
覺
得
好
點
了
嗎
？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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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是
的
，
好
多
了
，
﹂
他
說
著
，
眼
裡
泛
起
了
淚
光
。﹁
真
是
謝
謝
妳
…
…
。
﹂

﹁
要
我
幫
你
泡
杯
茶
嗎
？
﹂
她
的
提
議
讓
他
覺
得
自
己
脆
弱
又
可
憐
。

﹁
謝
謝
妳
。
﹂
他
說
。
只
要
能
請
她
離
開
這
個
房
間
，
讓
他
有
機
會
恢
復
活
力
充
沛
的
外
貌
，
脫
掉
這
件
居

家
長
袍
，
什
麼
都
可
以
。

又
再
次
聽
到
女
人
在
廚
房
裡
噹
啷
噹
啷
地
擺
弄
茶
杯
，
這
種
感
覺
很
奇
怪
，
他
心
想
。
他
太
太
南
施
在
壁

爐
臺
上
的
相
片
裡
對
著
他
微
笑
，
一
頭
凌
亂
的
微
捲
褐
髮
，
長
了
雀
斑
的
鼻
頭
因
為
曬
傷
發
紅
。
那
一
年
，
他

們
在
多
雨
的
五
月
去
了
西
南
部
的
多
塞
特
，
也
許
是
一
九
七
三
年
吧
！
突
如
其
來
的
陽
光
照
亮
了
那
個
吹
著
強

風
的
午
後
，
足
以
讓
他
拍
到
她
在
考
菲
城
堡
的
城垜

裡
像
個
孩
子
似
的
拚
命
招
手
。
她
走
了
六
年
了
；
如
今
，

柏
第
也
走
了
。
他
們
拋
下
他
，
成
了
他
們
這
一
代
唯
一
還
存
活
的
人
。
他
緊
握
拳
頭
，
強
忍
住
微
微
的
顫
抖
。

當
然
還
有
瑪
嬌
蕊—

他
那
討
人
厭
的
弟
媳
婦—

可
是
他
跟
他
父
母
親
一
樣
，
始
終
都
無
法
完
全
接
納

她
。
她
喜
歡
發
表
意
見
，
大
放
厥
詞
，
偏
偏
又
無
法
完
整
地
說
清
楚
，
尤
其
她
那
一
口
北
國
腔
調
，
像
一
把
鈍

刀
刮
著
耳
膜
。
他
希
望
她
現
在
不
會
因
此
想
要
來
跟
他
親
近
熟
悉
。
他
會
跟
她
要
一
張
柏
第
的
近
照
，
當
然
還

有
他
的
獵
槍
。
當
年
，
他
們
父
親
將
這
一
對
獵
槍
分
給
兩
個
兒
子
的
時
候
，
就
已
經
說
得
很
清
楚
：
如
果
有
任

何
一
人
死
亡
，
這
兩
把
槍
都
將
合
體
，
以
便
完
整
地
在
這
個
家
族
裡
傳
承
下
去
。
這
些
年
來
，
少
校
那
把
槍
一

直
孤
伶
伶
地
躺
在
核
桃
木
做
的
雙
槍
盒
裡
，
襯
著
絲
絨
內
裡
，
少
了
另
外
一
半
，
更
顯
得
寂
寥
憂
鬱
。
如
今
，

它
們
終
於
可
以
回
復
完
整
的
價
值
，
應
該
有
十
萬
英
鎊
吧
？
他
猜—

倒
不
是
他
曾
經
夢
想
過
要
把
槍
賣
掉
就

是
了
。
他
幾
乎
可
以
清
楚
地
看
見
自
己
在
下
一
次
打
獵
時
開
槍
射
擊—

也
許
就
在
河
邊
的
某
座
農
場
上
，
那

裡
總
是
兔
滿
為
患—

然
後
讓
兩
把
槍
不
經
意
地
掛
在
手
臂
上
，
朝
著
受
邀
前
來
的
賓
客
走
過
去
。

﹁
我
的
天
哪
！
裴
迪
洛
，
你
手
上
那
可
是
一
對
丘
吉
爾
？
﹂
有
人
會
這
樣
說—

說
不
定
就
是
達
根
南
勛

爵
，
如
果
他
那
一
天
跟
他
們
一
起
打
獵
的
話—

那
麼
他
會
故
作
輕
鬆
地
看
一
眼
，
然
後
好
像
忘
了
有
這
麼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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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事
地
回
答
說
：

﹁
哦
，
是
啊
，
還
是
相
配
的
一
對
。
他
們
打
造
這
兩
把
槍
時
，
用
的
還
是
挺
好
的
桃
核
木
呢
！
﹂
說
著
，
他

會
拿
起
獵
槍
讓
他
們
仔
細
檢
視
，
好
生
瞻
仰
。

門
柱
上
傳
來
一
陣
喀
噠
喀
噠
的
聲
音
，
讓
他
從
這
段
宜
人
愉
悅
的
插
曲
中
驚
醒
。
原
來
是
阿
里
太
太
端
著

沉
甸
甸
的
茶
盤
進
來
。
她
脫
掉
了
綠
色
的
毛
衣
外
套
，
用
一
條
羽
毛
花
紋
的
披
肩
圍
在
穿
著
深
藍
色
上
衣
的
肩

頭
，
下
身
是
一
件
黑
色
的
窄
管
長
褲
。
少
校
這
才
發
現
，
他
從
未
見
過
阿
里
太
太
沒
穿
圍
裙
的
樣
子
；
她
在
店

裡
總
是
穿
著
那
件
硬
梆
梆
的
大
圍
裙
。

﹁
我
來
幫
妳
端
吧
。
﹂
他
從
椅
子
上
起
身
。

﹁
哦
，
我
自
己
來
就
行
了
。
﹂
她
說
著
，
將
茶
盤
端
到
旁
邊
的
桌
上
，
用
茶
盤
的
一
角
將
桌
上
那
堆
皮
面
精

裝
書
推
到
一
邊
。﹁
你
必
須
休
息
，
可
能
是
受
驚
了
。
﹂

﹁
完
全
沒
有
想
到
。
今
天
一
大
早
，
電
話
就
響
了
，
妳
知
道
嗎
？
還
不
到
六
點
哩
！
我
相
信
他
們
一
晚
上

都
在
醫
院
裡
。
﹂

﹁
完
全
沒
有
想
到
？
﹂

﹁
是
心
臟
病
。
顯
然
很
嚴
重
。
﹂
他
思
索
著
，
用
一
隻
手
撫
摸
著
豎
起
來
的
硬
鬍
髭
。﹁
說
來
好
笑
，
這
年

頭
你
好
像
都
期
望
他
們
可
以
救
活
心
臟
病
患
，
電
視
上
似
乎
都
是
這
樣
演
的
。
﹂
阿
里
太
太
捧
著
茶
壼
的
手
一

抖
，
壼
嘴
碰
到
了
杯
緣
，
發
出
好
大
的
一
聲
哐
啷
，
讓
少
校
擔
心
會
撞
缺
了
口
。
他
這
才
想
到
︵
太
遲
了
！
︶

她
先
生
也
是
死
於
心
臟
病
，
也
許
已
經
過
世
一
年
半
還
是
兩
年
了
。﹁
真
抱
歉
，
我
太
欠
思
慮
了—

﹂
她
同
情

地
輕
輕
揮
手
，
打
斷
他
的
話
，
然
後
繼
續
倒
茶
。﹁
他
是
好
人
。
我
是
說
妳
先
生
。
﹂
他
又
加
了
一
句
。

他
記
得
最
清
楚
的
，
是
那
個
高
大
、
安
靜
的
男
人
他
異
於
常
人
的
壓
抑
與
自
持
。
阿
里
先
生
從
布
里
吉
老

太
太
的
手
中
接
過
村
子
裡
的
小
店
之
後
，
並
非
一
切
順
遂
。
少
校
至
少
有
兩
次
親
眼
目
睹
阿
里
先
生
在
清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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涼
爽
的
春
日
早
晨
，
冷
靜
地
刮
除
他
新
裝
玻
璃
窗
上
的
塗
鴉
噴
漆
；
還
有
好
幾
次
，
裴
迪
洛
少
校
在
店
裡
的
時

候
，
就
有
一
些
膽
大
妄
為
的
年
輕
男
孩
從
門
縫
裡
擠
進
一
對
龐
然
大
耳
，
大
喊
：
﹁
巴
基
佬
，
滾
回
去
！
﹂
阿

里
先
生
總
是
笑
著
輕
輕
搖
頭
，
反
倒
是
少
校
忍
不
住
吼
回
去
，
還
結
結
巴
巴
地
跟
他
道
歉
。
這
種
騷
擾
終
究
平

靜
下
來
，
同
樣
的
這
批
小
男
孩
還
會
在
他
們
母
親
沒
有
牛
奶
時
，
偷
溜
進
店
裡
買
東
西
，
就
連
最
冥
頑
不
靈
的

本
地
工
人
，
也
厭
倦
了
在
大
雨
中
開
四
哩
路
的
車
，
到
﹁
英
國
人
﹂
開
的
店
裡
買
彩
券
。
由
各
個
村
落
社
區
裡

的
女
士
所
領
導
的
鄉
村
上
流
階
層
，
則
廣
為
宣
傳
她
們
有
多
麼
敬
重
阿
里
夫
婦
，
藉
以
補
償
低
下
階
層
的
粗
魯

無
禮
。
少
校
就
聽
過
好
幾
位
女
士
得
意
地
說
到
﹁
我
們
在
店
裡
親
愛
的
巴
基
斯
坦
朋
友
﹂，
證
明
艾
吉
康
聖
瑪
麗

村
也
是
一
個
理
解
多
元
文
化
的
烏
托
邦
。

阿
里
先
生
過
世
的
時
候
，
每
個
人
都
適
度
地
表
示
難
過
；
少
校
也
列
席
參
加
的
村
議
會
裡
，
甚
至
還
討
論

是
否
要
替
他
舉
辦
某
種
形
式
的
追
思
會
什
麼
的
，
後
來
這
個
提
議
沒
有
實
現
︵
因
為
無
論
教
區
的
教
堂
或
是
村

裡
的
酒
館
都
不
合
適
︶，
他
們
還
送
了
一
座
好
大
的
花
圈
到
喪
家
。

﹁
真
遺
憾
，
沒
有
機
會
見
見
你
可
愛
的
夫
人
。
﹂
阿
里
太
太
說
著
遞
給
他
一
杯
茶
。

﹁
是
啊
，
她
已
經
走
了
六
年
了
。
﹂
他
說
：
﹁
說
來
真
是
好
玩
，
這
段
時
間
既
像
是
永
恆
，
又
像
是
一
眨
眼

的
功
夫
，
兩
種
感
覺
同
時
並
存
。
﹂

﹁
確
實
是
非
常
錯
亂
。
﹂
她
說
。
清
脆
的
咬
字
發
音
，
在
他
村
子
裡
的
鄰
居
之
間
並
不
多
見
，
讓
他
想
起
了

調
音
精
準
的
鐘
，
有
一
種
純
淨
清
亮
的
感
覺
。﹁
有
時
候
我
覺
得
我
先
生
就
近
在
身
旁
，
跟
你
一
樣
近
，
但
是
有

時
候
我
又
覺
得
全
宇
宙
只
有
我
自
己
孤
孤
單
單
的
一
個
人
。
﹂
她
又
說
。

﹁
當
然
，
妳
還
有
家
人
。
﹂

﹁
是
啊
，
還
是
好
大
一
家
子
呢
。
﹂
他
察
覺
她
的
語
氣
裡
有
一
絲
冷
淡
。﹁
可
是
那
畢
竟
跟
夫
妻
之
間
那
種

無
限
的
感
情
契
合
不
一
樣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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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妳
說
得
太
好
了
。
﹂
他
說
。
他
們
各
自
喝
著
茶
，
而
他
看
到
阿
里
太
太
離
開
了
她
的
小
店
，
坐
在
他
的
起

居
室
裡
這
個
完
全
陌
生
的
環
境
中
，
竟
然
變
成
如
此
善
解
人
意
的
女
人
，
不
禁
有
一
種
驚
異
的
感
覺
。﹁
那
件
居

家
長
袍
。
﹂
他
說
。

﹁
居
家
長
袍
？
﹂

﹁
就
是
我
穿
的
那
個
。
﹂
他
朝
著
長
袍
點
點
頭
，
此
刻
它
在
躺
在
一
籃
︽
國
家
地
理
雜
誌
︾
上
。﹁
那
是
我

太
太
在
打
掃
房
子
的
時
候
最
喜
歡
穿
的
衣
服
，
有
時
候
我
就
…
…
。
﹂

﹁
我
也
有
一
件
舊
的
粗
花
呢
西
裝
外
套
，
是
我
先
生
以
前
穿
的
。
﹂
她
輕
輕
地
說
：
﹁
有
時
候
，
我
也
會
穿

著
那
件
外
套
，
在
花
園
裡
散
步
。
有
時
候
，
我
會
把
他
的
菸
斗
含
在
嘴
裡
，
嚐
嚐
他
菸
草
的
苦
澀
滋
味
。
﹂
她

臉
上
閃
過
緋
紅
溫
暖
的
色
澤
，
一
對
深
邃
的
褐
色
眸
子
低
低
地
看
著
地
板
，
彷
彿
覺
得
自
己
說
得
太
多
了
。
少

校
不
禁
注
意
到
她
光
滑
的
皮
膚
和
臉
上
剛
毅
的
線
條
。

﹁
我
也
留
了
我
太
太
的
一
些
衣
服
。
﹂
少
校
說
：
﹁
都
六
年
了
，
我
不
知
道
它
們
是
真
的
聞
起
來
還
有
她
的

香
水
味
，
或
者
只
是
我
的
想
像
而
已
。
﹂
他
想
告
訴
她
，
有
時
候
他
會
打
開
衣
櫃
，
將
臉
埋
在
結
子
花
呢
套
裝

和
雪
紡
綢
襯
衫
裡
。
阿
里
太
太
抬
起
頭
來
看
著
他
，
他
覺
得
在
那
對
厚
重
眼
皮
底
下
的
雙
眼
背
後
，
她
可
能
也

在
想
著
如
此
荒
謬
的
事
情
。

﹁
你
要
再
多
喝
點
茶
嗎
？
﹂
她
問
道
，
同
時
伸
手
來
拿
他
的
茶
杯
。

阿
里
太
太
臨
走
之
前
，
不
斷
地
為
她
擅
自
闖
進
他
家
裡
致
歉
，
而
他
則
不
斷
地
道
歉
，
因
為
他
一
時
頭
暈

而
耽
誤
了
她
的
時
間
。
等
她
離
開
之
後
，
少
校
再
次
披
上
居
家
長
袍
，
回
到
廚
房
後
面
的
小
洗
滌
間
，
繼
續
清

洗
他
的
獵
槍
。
他
意
識
到
自
己
的
頭
隱
隱
作
痛
，
喉
嚨
裡
有
輕
微
的
燒
灼
感
；
這
就
是
現
實
世
界
令
人
哀
傷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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隱
痛—

消
化
不
良
永
遠
比
熱
情
多
。

他
在
燭
臺
上
放
了
一
只
小
瓷
杯
，
裡
面
溫
著
一
些
礦
物
油
，
他
用
手
指
伸
進
去
沾
了
一
點
熱
油
，
然
後
慢

慢
地
擦
在
槍
托
底
部
有
樹
節
紋
理
的
核
桃
木
上
。
木
頭
在
他
的
指
尖
下
，
逐
漸
變
得
如
絲
綢
般
光
滑
。
他
的
工

作
令
他
放
鬆
，
覺
得
悲
傷
稍
減
，
有
餘
裕
可
以
讓
初
生
的
好
奇
心
萌
芽
，
綻
放
細
小
的
花
蕾
。

阿
里
太
太—

他
半
猜
半
想—

是
受
過
教
育
、
有
文
化
的
女
人
。
南
施
也
是
罕
見
的
人
物
，
喜
歡
看

書
，
喜
歡
去
村
裡
的
教
堂
聽
室
內
音
樂
會
，
但
是
她
卻
留
下
他
一
個
人
孤
伶
伶
地
忍
受
他
們
認
識
的
其
他
女
人

那
種
粗
鄙
無
文
、
不
加
修
飾
的
關
切
。
那
些
女
人
只
會
在
狩
獵
舞
會
上
談
論
賽
馬
和
彩
券
，
或
是
喜
歡
像
老
母

雞
似
的
咯
咯
大
笑
，
一
邊
議
論
著
哪
一
個
住
廉
價
公
共
住
宅
的
年
輕
母
親
不
牢
靠
，
搞
砸
了
她
們
這
個
星
期
在

村
辦
公
室
的
遊
戲
組
合
。
阿
里
太
太
就
比
較
像
南
施
，
跟
這
一
群
有
如
鴿
子
打
架
般
的
女
人
比
起
來
，
她
簡
直

就
是
蝴
蝶
。
他
承
認
自
己
想
要
在
小
店
以
外
的
地
方
再
見
到
阿
里
太
太
，
同
時
懷
疑
這
是
否
代
表
他
並
不
像
六

十
八
歲
這
個
年
紀
那
麼
老
朽
僵
化
，
鄉
村
生
活
裡
的
機
會
也
不
像
表
面
上
看
起
來
這
麼
稀
少
。

這
樣
的
想
法
讓
他
起
了
興
頭
，
想
要
打
個
電
話
給
住
在
倫
敦
的
兒
子
羅
傑
。
他
在
一
條
黃
色
的
抹
布
上
擦

擦
指
尖
，
拿
起
無
線
電
話
，
專
注
地
看
著
電
話
上
數
不
清
的
鉻
色
按
鈕
和LED

顯
示
螢
幕
；
這
是
羅
傑
送
給

他
的
禮
物
，
具
備
快
速
撥
號
和
聲
音
啟
動
功
能
，
羅
傑
說
這
對
老
人
家
很
有
用
。
裴
迪
洛
少
校
對
於
這
玩
意
使

用
簡
便
以
及
暗
示
他
已
經
老
了
這
兩
件
事
，
都
不
苟
同
。
這
種
情
況
太
常
見
了
，
簡
直
令
人
感
到
沮
喪
：
孩

子
們
只
要
一
離
開
老
巢
，
建
立
自
己
的
家—

以
羅
傑
來
說
，
那
是
在
帕
特
尼
附
近
一
幢
破
壞
泰
晤
士
河
景
的

高
樓
大
廈
，
他
住
在
豪
華
的
頂
樓
公
寓
，
以
黑
銅
兩
色
布
置
得
富
麗
堂
皇—

他
們
對
待
父
母
就
像
對
嬰
兒
一

樣
，
希
望
他
們
趕
快
死
掉
或
是
至
少
不
能
自
理
生
活
。
少
校
覺
得
，
這
都
非
常
希
臘
。
終
於
，
他
用
一
根
油

油
的
手
指
頭
按
下
了
﹁
一
號
﹂
鍵
，
標
示
著
：
﹁
羅
傑
．
裴
迪
洛
，
雀
爾
西
資
產
公
司
副
總
裁
﹂—

還
是
羅

傑
用
特
大
號
字
體
，
像
小
孩
子
似
的
筆
跡
寫
的
。
羅
傑
工
作
的
私
人
資
產
公
司
在
倫
敦
船
塢
區
的
玻
璃
帷
幕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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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大
樓
裡
占
了
兩
個
樓
層
，
少
校
想
像
著
，
當
聽
起
來
有
如
金
屬
敲
擊
滴
答
作
響
的
電
話
鈴
聲
響
起
時
，
羅
傑

正
坐
在
自
己
那
個
一
塵
不
染
到
令
人
不
快
的
小
隔
間
裡
，
桌
上
堆
滿
了
電
腦
螢
幕
的
蓄
電
池
和
成
堆
成
塔
的
文

件—

因
為
某
位
索
價
不
菲
的
建
築
師
竟
然
沒
想
到
要
設
計
抽
屜
。

羅
傑
已
經
聽
說
了
。

﹁
耶
蜜
瑪
負
責
打
電
話
。
那
女
孩
有
點
歇
斯
底
里
，
不
過
她
就
是
這
樣
，
打
給
每
一
個
人
，
還
有
他
們
的

狗
。
﹂﹁

找
點
事
情
做
有
助
於
療
傷
。
﹂
少
校
替
她
緩
頰
。

﹁
依
我
看
，
比
較
像
是
沉
迷
於
悲
痛
欲
絕
的
女
兒
這
個
角
色
還
差
不
多
。
﹂
羅
傑
說
：
﹁
做
得
有
點
太
過
頭

了
，
可
是
他
們
向
來
就
是
如
此
，
不
是
嗎
？
﹂
他
的
聲
音
聽
起
來
有
點
含
糊
不
清
，
像
是
嘴
了
含
了
什
麼
東
西

似
的
，
少
校
猜
想
，
他
大
概
又
坐
在
辦
公
桌
前
吃
飯
了
。

﹁
沒
有
必
要
說
這
種
話
，
羅
傑
。
﹂
他
語
氣
堅
定
地
說
。
說
真
的
，
他
兒
子
說
起
話
來
，
愈
來
愈
像
瑪
嬌
蕊

她
們
一
家
人
那
樣
不
加
修
飾
了
。
這
年
頭
，
城
市
裡
充
滿
說
話
不
經
修
飾
的
傲
慢
青
年
，
而
羅
傑
儘
管
已
經
年

近
三
十
，
卻
沒
有
什
麼
跡
象
顯
示
他
已
經
進
化
到
足
以
擺
脫
這
樣
的
影
響
。

﹁
對
不
起
，
爸
。
柏
第
叔
叔
的
事
情
，
我
也
很
難
過
。
﹂
然
後
是
一
段
空
白
。﹁
我
永
遠
都
會
記
得
我
長
水

痘
時
他
帶
模
型
飛
機
組
合
來
看
我
，
陪
了
我
一
整
天
，
幫
我
把
一
小
片
、
一
小
片
的
木
材
黏
起
來
。
﹂

﹁
我
記
得
你
在
第
二
天
就
拿
著
飛
機
去
砸
窗
戶
，
把
它
給
砸
爛
了
，
因
為
你
不
准
在
屋
子
裡
玩
飛
機
。
﹂

﹁
是
啊
，
而
且
你
還
拿
到
廚
房
的
爐
子
裡
去
引
火
。
﹂

﹁
都
已
經
摔
成
碎
片
了
，
沒
有
理
由
暴
殄
天
物
。
﹂
他
們
兩
人
都
還
記
得
很
清
楚
。
這
個
故
事
在
家
族
聚
會

時
一
再
傳
頌
：
有
時
候
當
成
笑
話
來
講
，
大
家
都
哄
堂
大
笑
；
有
時
候
則
是
用
來
警
告
耶
蜜
瑪
那
個
倔
強
頑
皮

的
兒
子
。
今
天
的
言
談
之
間
，
則
是
有
一
點
責
備
的
味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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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你
會
提
前
一
天
下
來
嗎
？
﹂
少
校
問
。

﹁
不
會
。
我
會
搭
火
車
。
不
過
，
爸
，
別
等
我
了
，
我
很
可
能
會
被
困
住
。
﹂

﹁
困
住
？
﹂

﹁
我
的
工
作
快
要
應
接
不
暇
了
。
有
個
二
十
億
美
元
的
公
司
債
收
購
案
，
有
點
棘
手
，
客
戶
緊
張
的
不
得

了
。
我
是
說
，
如
果
事
情
決
定
了
再
跟
我
說
，
我
會
加
進
行
事
曆
裡
，
注
明
是
﹃
一
定
要
做
的
事
﹄。
可
是
，
你

也
知
道
，
這
種
事
也
沒
個
準
。
﹂
少
校
懷
疑
自
己
在
兒
子
的
行
事
曆
裡
是
如
何
標
示
的
？
他
猜
自
己
是
用
一
張

小
小
的
黃
色
便
利
貼
標
示
：
重
要
，
但
是
沒
有
時
效
性
。
也
許
是
這
樣
吧
。

葬
禮
訂
在
星
期
二
。

﹁
這
個
時
間
似
乎
適
合
大
多
數
的
人
，
﹂
瑪
嬌
蕊
第
二
次
打
電
話
來
的
時
候
說
，﹁
耶
蜜
瑪
在
星
期
一
和
星

期
三
晚
上
要
上
課
，
而
星
期
四
晚
上
我
有
橋
牌
錦
標
賽
。
﹂

﹁
柏
第
也
會
希
望
妳
繼
續
打
牌
。
﹂
少
校
答
道
，
覺
得
有
一
絲
絲
酸
味
溜
進
了
聲
音
裡
。
他
相
信
葬
禮
一
定

是
根
據
美
容
院
有
空
的
時
段
安
排
的
，
想
必
瑪
嬌
蕊
會
事
先
整
理
她
那
一
頭
硬
梆
梆
的
黃
色
捲
髮
，
還
要
先
護

膚
或
除
毛
，
或
是
其
他
讓
臉
看
起
來
像
是
扯
緊
的
皮
革
的
所
有
手
段
。﹁
我
想
，
星
期
五
是
不
可
能
囉
？
﹂

他
才
剛
掛
號
約
診
，
就
在
星
期
二
。
因
為
出
了
這
種
狀
況
，
診
所
裡
的
掛
號
小
姐
非
常
善
解
人
意
，
堅
持

將
一
名
長
年
氣
喘
的
男
孩
子
移
到
星
期
五
看
診
，
硬
是
把
他
的
心
電
圖
檢
查
擠
進
星
期
二
。
他
不
想
取
消
約

診
。﹁

牧
師
有
﹃
少
年
危
機
﹄
要
處
理
。
﹂

﹁
我
想
，
少
年
每
個
星
期
都
會
有
危
機
，
﹂
少
校
拔
高
聲
音
說
，﹁
這
可
是
葬
禮
欸
！
看
在
老
天
爺
的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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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。
姑
且
讓
這
些
少
年
將
別
人
的
需
要
放
在
自
己
的
需
要
之
上
，
一
次
就
好
，
或
許
可
以
讓
他
們
學
到
一
點
什

麼
。
﹂﹁

禮
儀
師
覺
得
星
期
五
有
一
種
歡
樂
的
氣
氛
，
不
適
合
葬
禮
。
﹂

﹁
哦
…
…
。
﹂
他
一
時
語
塞
，
被
這
種
荒
謬
打
敗
了
。﹁
好
吧
，
那
我
們
就
星
期
二
見
了
，
大
約
四
點
鐘
？
﹂

﹁
是
的
。
羅
傑
會
開
車
載
你
來
嗎
？
﹂

﹁
不
會
，
他
會
從
倫
敦
直
接
搭
火
車
過
來
，
然
後
再
搭
計
程
車
。
我
自
己
開
車
。
﹂

﹁
你
確
定
沒
有
問
題
吧
？
﹂
瑪
嬌
蕊
問
。
她
聽
起
來
是
真
心
誠
意
地
關
心
他
，
讓
少
校
突
然
對
她
產
生
一
股

情
分
。
現
在
，
她
也
只
有
一
個
人
了
。
他
覺
得
很
抱
歉
，
剛
才
對
她
那
麼
兇
，
於
是
放
緩
口
氣
，
跟
她
保
證
自

己
開
車
絕
對
沒
有
問
題
。

﹁
結
束
之
後
，
你
一
定
要
到
家
裡
來
坐
坐
。
我
們
喝
點
東
西
，
吃
點
小
點
心
，
沒
什
麼
特
別
的
。
﹂
他
注
意

到
她
並
沒
有
邀
請
他
留
下
來
過
夜
，
所
以
他
得
摸
黑
開
車
回
家
。
他
的
同
理
心
又
再
次
凋
萎
。﹁
或
許
柏
第
有
什

麼
東
西
是
你
想
帶
走
的
，
你
一
定
得
來
看
看
。
﹂

﹁
妳
想
得
真
是
太
周
到
了
。
﹂
他
試
圖
壓
抑
聲
音
裡
的
那
種
迫
不
及
待
。﹁
事
實
上
，
我
正
想
找
個
適
當
的

時
間
跟
妳
談
一
談
。
﹂

﹁
喔
，
當
然
，
﹂
她
說
：
﹁
你
一
定
要
留
下
什
麼
小
小
的
信
物
，
一
點
紀
念
品
。
柏
第
也
一
定
會
堅
持
要
你

留
下
一
些
東
西
。
他
還
有
好
些
新
襯
衫
，
沒
穿
過
的
…
…
總
之
，
我
來
想
一
想
好
了
。
﹂

他
掛
電
話
時
，
一
股
絕
望
之
情
油
然
而
生
。
她
真
是
一
個
可
怕
的
女
人
。
他
替
可
憐
的
柏
第
嘆
了
一
口

氣
，
心
想
：
不
知
道
他
是
否
曾
經
對
自
己
的
抉
擇
感
到
後
悔
？
也
許
他
並
沒
有
特
別
留
意
這
件
事
，
少
校
心

想
，
畢
竟
人
在
生
前
做
決
定
的
時
候
，
沒
有
人
會
真
的
想
到
死
亡
。
如
果
他
們
想
到
的
話
，
可
能
會
有
不
同
的

選
擇
嗎
？


